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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诸葛漪

从“国民媳妇”到反法西斯女战
士，海清第一次主演话剧《死无葬身
之地》，就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次
次在舞台上摔倒又爬起。

晚上登台，海清习惯于下午提早
到化妆间，先默默演一遍。直到上海
站结束，她奖励自己一个面包：“我来
这么多天都没敢吃最爱的橄榄面包，
现在才敢放纵地吃碳水食物。”
“我有时候看不得自己‘爽’”，人

到中年，海清习惯五点起床，不玩手
机，每天早上在公园锻炼四小时，不
让一日闲过。

采访间隙，她联系医生检查摔肿
的膝盖。“我干不了别的。一排戏，我
儿子都找不到我。”

回到大一时的舞台

在《死无葬身之地》中，海
清由“眼里只有爱情光芒”的少
女蜕变为抵抗运动游击队员
吕茜——

1944年二战结束前夕，5名
法国抵抗运动游击队员被逮捕，
唯一逃脱的游击队长又被当作
身份不明的人抓了进来，而他肩
负着通知众多战友改变作战计
划、免遭歼灭的使命。原本“无秘
可守”的5人因为突然“有秘要
守”必须做出选择。
“查明哲导演一直要我剥离

表面的情感渲染，表达内心痛苦
与冰冷的理性抉择之间的张
力。”海清说，随着人生阅历的增
加，她也在努力解答28年前第
一次看《死无葬身之地》时的许
多疑问与不解。

周末周刊：您多次提到，《死无葬
身之地》是自己1997年到北京上大
学后看的第一部话剧，是您的“戏剧
启蒙”。

海清：《死无葬身之地》跟我挺有
缘分的。

28年前，我考上北京电影学院，
刚进校没多久，9月，《死无葬身之地》
在帽儿胡同的中央实验话剧院国内
首演，我是第一波去看的观众，看完
特别震撼。它是我上大学以后接触的
第一部话剧，是我的戏剧启蒙，印象
特别深。之后二十多年里，只要看到
“死无葬身之地”这几个字，我就本能
地想到这部话剧。

今年五六月，国家话剧院时隔十
多年复排《死无葬身之地》。我接到
邀约电话后特别兴奋，当时就答应
了——缘分到了！

周末周刊：您饰演的抵抗运动游
击队员吕茜性格复杂多变，受审讯时
惨遭蹂躏，又目睹同伴掐死了自己的
弟弟。您如何把握角色的分寸感？

海清：对吕茜这个角色，我的理
解来自查明哲导演和冯宪珍老师手
把手的教导。冯宪珍老师在我28年
前看的《死无葬身之地》中文版中扮
演吕茜。我按照他们的要领，再把自
己领悟的内容展现出来。即便有段时
间没有排练，我也坚持每天再看一遍
剧本，帮助挺大。

吕茜特别要强，和我不太一样，
我有时候得过且过，还给自己找借口，
没那么要强。《死无葬身之地》里的战
士们好胜心都超强，不惜以生命为代
价也要获得胜利，我没有那么强的好
胜心，这可能是最大的区别。虽然我与
吕茜不一样，但我完全能理解她的心
情，也很尊重和敬佩她的选择。

周末周刊：《死无葬身之地》以二
战中的法国为背景，您觉得，在现在
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演出这部剧有
什么时代意义吗？

海清：话剧情境设定在二战即将
结束时。萨特在二战胜利前夕也被捕
过，一个月后被释放，《死无葬身之
地》就是他在狱中构思的。

我第一次看《死无葬身之地》有
个很大的疑惑。抵抗运动游击队员担
心吕茜的弟弟叛变，因此提前结束弟
弟的生命。我当时就想：“你们怎么有
权力这么做？”游击队员的所有担心
都是假想的，他们怕弟弟忍受不住酷
刑而招供出队长和村民的下落。但是
谁能预知未来呢，谁能肯定弟弟一定
会叛变？游击队员是受害者，同时又
是施暴者。他们不想输给敌人，这是
全剧的核心命题。他们用杀死弟弟、
坚决不背叛的方式证明自己赢了，
“敌人只是摧残了我们的肉体，精神
上我们依然是胜利者”。所以，《死无
葬身之地》还有个译名叫《胜利者》。

游击队员保护了60个藏匿的村
民，但这是未知的，剧本没交代最后
是否成功。就像扳道工的选择，一条
轨道上有1个人，另一条轨道上则有
60个人，火车开上哪一条轨道，怎么
选都是艰难的。《死无葬身之地》在战
争背景中探讨了很多人性、选择的问
题，都能引发当下观众思考。这并非
英雄主义突然觉醒了，而是人性深处
对自我尊严的坚守在不断加强。

周末周刊：全剧结尾，您和另外
两位幸存者直接对观众喊话“我们做
得对吗？”有人回答“对”或者鼓掌，也
有人回答“不对”。

海清：人在不停地选择，当你明
确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会发现根
本不需要选择。《死无葬身之地》的主
题是选择，真正清晰了解自己的人不
存在选择，“我这么做问心无愧，所以
不需要选择”。选择其实是让你将来
不必选择的过程。

结尾是导演的设计，希望引发观
众思考：如果面临这样的事，你会怎
么选择？台上的角色们做得对吗？你
会这样做吗？观众从观看他人的人生
回到思考自己，“上半夜想想别人，下
半夜想想自己”。

我表哥看了《死无葬身之地》后
说，他当时特别想回答“不对”，但没
好意思。我跟他说：“不用不好意思，
心里有答案就好。”有的答案今天没
有，过段时间可能会有；有的今天有，
过段时间又会改变，都很正常。

压力大到掉头发

海清是个好学生，是个勤奋
的学生：7岁演电视剧，12岁考
入江苏省戏剧学校专攻舞蹈，17
岁进入江苏省歌舞剧院，又以文
化课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电
影学院表演系。

海清至今保持着在电影学
院养成的“拉片”（反复观看甚至
逐格观看电影）习惯。主演《死无
葬身之地》，是海清给自己出的
又一张考卷。

周末周刊：您主演过很多影视
剧，这次又在话剧舞台上大显身手。
回想排练、演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海清：我喜欢话剧的连贯性，一
气呵成。每天演出，第二天还能重来，
我特别盼着第二天。拍影视剧，一个
镜头可以演得很好，但如果有遗憾，

也没法重拍。演话剧，我可以第二天和
观众一起重新开始，每次都有新体验，
也能在一次次演出中寻求进步。

周末周刊：这次排练话剧紧张吗？
海清：刚进排练场的时候，我有点

懵，每天都处在焦虑中，觉得自己可能
完成不了，太难了。《死无葬身之地》从
第一天进排练场到整个联排只用了十
七八天，台词量特别大，规定情境又很
激烈。它不是那种轻松的戏，每句台词
背后都有深层含义和心理活动，要把这
些都演出来，对我来说挑战很大。

而且，那段时间，我不巧摔了一跤，
疼得连呼吸都困难，更别说用气了。查
明哲导演每天都看着我说：“吕茜，你这
样上台可不行，要练练。”压力大到我头
发都掉了。我以前从不掉头发，也没有
白头发，再怎么折腾、压力大，也没事，
结果那时洗澡一抓一把头发，我才知道
那些辛苦考学的孩子掉头发是什么感
受。后来演完了，头发就神奇地不掉了。

周末周刊：排演话剧的一天如何度
过？

海清：排练从下午一点半持续到晚
上十点半。排到吕茜戏份，我就在场
里，没有我的戏，我就出来自己练。佳
栋哥（邢佳栋）还组织小分队，在楼上
自己排或者练歌。我连往返剧院50分
钟的路上都在练歌、看剧本，一点时间
都不耽误。

每次排练结束，我的手机拿出来有
100多条微信，都没时间回。我怕一回就
耽搁五到十分钟，心思还会被打乱。

晚上十点半回家，我把导演白天讲
的内容再过一遍，不能大声念，但也得
在心里过，凌晨一两点睡觉。早上八九
点醒来，在家先准备一遍，不然到了排
练场就白瞎了，强度确实非常大。

周末周刊：很多演员登台前有自己
的小习惯，确保演出顺利。您有什么必
须进行的“仪式”吗？

海清：晚上七点半演出，我五点半
会到舞台，把自己的戏像正式演出一样
用同样的声量和情感再过一遍，相当于

提前演了一遍。所以观众看到的其实是
我第二遍演出。我怕“掉链子”，上台没
人替你，混不过去。

假如隔了一天再演，我得在家先捋
一遍、默一遍，两点到剧场化完妆再在
台上走一遍，心里才踏实。

除了默戏，我每天会在台上熟悉位
置，检查凳子有没有摆对、镣铐有没有
在标记的位置，确认中心点位。因为每
天演出完，舞台可能会重新布置，有时
候地上的标记会被弄掉。我得在台上待
一个多小时重新熟悉，这样演的时候才
不担心。

周末周刊：您在话剧中的声音变得
深沉，和影视剧里大不一样。

海清：影视剧发声要生活化，舞台
不行，必须通过横膈膜用丹田的气把声
音送远，吐字发音要咬实、送出去，处理
方式完全不一样。

这次我在剧中的装扮也是冯老师
和导演设计的，他们希望我更轻盈，接
近20岁的样子。裙子长度是冯老师定
的，一开始长一点，她说不够年轻，就改
短了。头发的卷是导演设计的，希望有
少女感，这种形象设计挺贴合角色的。

周末周刊：这半年投入在话剧排
演上，有走不出角色的时候吗？

海清：下台离开剧场，我就回到自
己了，不太会留在角色里。我其实不太
在意角色最终呈现是成功还是失败，更
在意过程中有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能
不能面对自己的懦弱、恐惧、欲望、无
知、懒惰以及自己的优点，能不能真正
接受自己、有没有进步，是被困难打倒、
糊弄过去，还是哪怕战胜不了也要走过
去，我喜欢这个过程。

我每次接剧本，不太想能不能拿
下来，能不能完成，或者一定要好，我
没有这个假想敌。小时候，我有这种想
法，但现在，我更在意过程。创作的时
候，接近她、“拿捏”她，融入过程中我
遇到的一系列的风景，彩虹、太阳、微
风、雾霾……这一切是我更喜欢的。

周末周刊：这次演话剧，您遇到了

什么样的风景？
海清：演吕茜，我一开始觉得自己

可能完成不了，很懵，全靠同伴、导演、
冯老师拉着我走。但我特别敞开、信任
大家，不去考虑结果，就算演砸了也没
关系，只要努力了就不后悔。我知道自
己在过程中经历了多少困难，每场都拼
尽全力，虽然笨、后知后觉，但能力上我
毫无保留地投入了，对我来说，这是珍
贵的成长过程。

我是国家话剧院的演员，《死无葬身
之地》中文版诞生28年，排了4个版本，
这一棒交到我手上，得接得住、完成好。

周末周刊：现在提到《死无葬身之
地》，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海清：《死无葬身之地》里有太多我
喜欢的台词，比如“哪里都是满的，坐在
地铁里，地铁是满的。在餐馆里，餐馆是
满座。这个世界不缺我，我好想从世界
溜走”“你要活着，没有什么比生命更有
意义”……萨特在80年前写的台词，今
天依然不过时，特别应景。还有剧中卡
诺里说，“生病的老人，孤独的老人，需
要照顾的孩子，他们都需要你”“你在年
轻的时候听任别人杀死你，这是最荒谬
的，你要活着”。弟弟的台词，我也很喜
欢，“生命长着呢，耻辱会过去”，把时间
轴拉长，很多事都变得渺小，甚至不值
得记起。

市场残酷又美好

每次来上海，海清觉得像回到
了家。“我演了太多上海媳妇，很多
观众以为我是上海人。”

2007年，一部《双面胶》让海清
家喻户晓，《王贵与安娜》《蜗居》
《媳妇的美好时代》奠定了“国民媳
妇”地位，《小欢喜》《小别离》又让

她成为观众心中的好妈妈。《心居》
让海清再次回到上海，2024年担任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评委。

周末周刊：您塑造了一系列上海女
性角色，对上海有什么印象？

海清：上海一直是我很喜欢的城
市，也是我的福地。到现在还有人以为
我是上海人，可见我跟上海多亲近。我
考电影学院是在上海考的，《双面胶》
《蜗居》还有很多作品都是在上海拍的，
我对上海不陌生。上海的观众特别热
情、专业，这次在上海演出，我也收到了
他们的宝贵意见，会慢慢消化。

周末周刊：不少人对上海媳妇有
“精明”“叽叽喳喳”的印象，您塑造角色
时怎么做到鲜活、不刻板？

海清：我是南京人，离上海近，对上
海人不陌生。上海人说话有个特点，讲
上海话会冒出普通话，还会夹杂一句英
文，自由切换，特别有意思。

拍《双面胶》时，有个阿姨请我吃
饭，四句话里就有上海话、普通话和英
文，能看出上海是个包容的城市。塑造
上海女性角色时，我没有单纯站在上海
人的角度，尽可能客观。《双面胶》看似
讲上海和东北的家庭矛盾，其实放到任
何地方都成立，核心是地域差异背后的
观念差异、两代人的思想差异，抓到这
个核心，塑造角色就不会刻板。

周末周刊：我好奇滕华涛导演为什
么没找一个上海人来演？

海清：当时滕华涛导演找我演《双
面胶》，我还问他“为什么不找上海演
员”。后来他告诉我，我的优势就在于不
局限于地域视角。后来的事实是，大部
分全国观众都觉得《双面胶》里的我像
上海人，但有一些上海人觉得不像。

我印象中的上海人很靠谱，“丑话
说在前面”，不会拍胸脯乱保证，交往起
来很安心，很热情，有人情味。

周末周刊：相隔十多年，您又拍了
《心居》，演了那么多次上海女性后，对
角色的感悟会有变化吗？

海清：《心居》对我来说比较轻松，虽
然熟悉，但我接了就会尽全力。当时剧本
没定最后走向，我跟滕华涛争取过角色的
情感线。最早剧本里，冯晓琴的丈夫死了，
她三十七八岁就没有爱情诉求，我觉得太
“远古”了，举了我表嫂的例子——我表哥
过世后，大家都夸她又带孩子又照顾公
公，我却鼓励她找伴侣，追求自己的感情
和后半生幸福。我说：“你结婚我包大红
包，你永远是我亲人，但要做自己。”我跟
华涛说，现在再这么写女性不合适，希
望角色有主动的情感线，虽然没撼动结
局，但至少让角色有了主动的成长线。

周末周刊：观众们提起海清，就想
到媳妇、妈妈，其实您也挑战过不一样
的角色，比如《红海行动》。

海清：接《红海行动》这样的角色，
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观众不了解的一
面，刚好有合适的机会展示出来。我最
早演《落地请开手机》时，演的是比较有
江湖气的女子，可能更像当时的我，后
来阴差阳错走上“媳妇”路线。那两年，
家庭伦理戏当道，我就一直演，但演多
了，难度就等比例下降了。

如果有合适的、能有新突破的媳妇
角色，我可能会考虑，但更想尝试能展
示自己不同面的角色，就像当年《落地
请开手机》里演的江湖女子那样，有新
鲜感和挑战的角色。

周末周刊：您演《双面胶》时因为还
没有名气，电视台一开始不看好，您为
了拿到角色等了几个月。现在，播出平
台变成了网络平台，名气成了数据、流
量，您怎么看现在的市场环境？

海清：现在的市场残酷又美好。当
年没名气确实难，但我觉得就算没有
《双面胶》，我应该也会在这个行业做下
去，我有这个自信，能做出其他作品。我
很感激当时华涛、黄磊团队选择我，一
起走过的几部戏是我生命中非常珍贵
的一段段回忆。

周末周刊：短剧、AI冲击演艺生态，
越来越多从业者在小红书、抖音经营个
人IP，但很少看到您的踪影。

海清：我是一个这样的人：我看不得
我自己“爽”，如果长时间玩手机，我从心
底里鄙视我自己，瞧不起自己。每天起床
晚了，我也会有愧疚感，觉得浪费时间。
我不是刻意与网络保持距离，就是觉得
这些会分散精力。我有想抒发的情绪就
跟闺蜜聊，大部分时间聊工作。我生活里
有很多圈外朋友，医生、护士、律师、老
师、艺术家等，他们对我帮助很大。

周末周刊：您这么严格要求自己，
是因为早年的舞蹈生经历吗？

海清：年轻时我也曾经凌晨一两点
睡，但基本十二点前能睡，现在更早，九
点、十点就睡，为了养精神。冬天的北
京，五点半天黑，我泡完脚就不看手机、
不回信息了。我看些安神的书、听喜欢
的东西，早点休息。

早上五点，我起床。可做的事情很
多：七八点去公园快走、慢跑、加速跑，
还练台词，中午十二点回家，下午两点
开始工作，这样一天很充实。我不觉得
是严格要求自己，就是习惯了。

周末周刊：您竟然可以远离手机，
对于现代人来说很有克制力。

海清：我好像控制得还行。可能是
我妈妈小时候跟我说“游戏是魔鬼”，我
玩超级玛丽被揍过，后来玩消消乐觉得
堕落，就删掉了，手机上再也没有游戏。
如果老玩手机，我会觉得自己每天都活
在愧疚里，总有地方没做好。

海
清
：：
有
时
看
不
得
自
己
﹃
爽
﹄

刚刚结束在2025
上海国际艺术节上
的三场演出，本月，
海清与同事又将到
厦门、南京等地巡
演——在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80
周年之际，中国国
家话剧院重排了法
国哲学家、剧作家
让-保罗·萨特创作
的经典剧目《死无
葬身之地》。

海清
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
系，以细腻真挚的表演著称，
在《玉观音》《蜗居》《双面
胶》《媳妇的美好时代》《心
居》《小别离》《小欢喜》等电
视剧，《我本是高山》《蓝色
列车》《红海行动》《北京遇
上西雅图》等电影中，塑造
了众多深入人心的荧屏和
银幕形象。近年来，她不断挑
战自我、探索人物的精神世
界，主演了《半生缘》《死无葬
身之地》等话剧作品。

�《死无葬身之地》
演出剧照

受访者供图


